
七、管风琴和猫

第二天上午十点，科罗特柯夫匆匆煮了茶，无精打采地喝了四

分之一杯。他感到，今天又将是一个重重困难，忙忙碌碌的日子，

他走出房间，穿过院子潮湿的柏油地出门去了。侧屋门上有块牌

子“房管处”。科罗特柯夫已经伸出手要去按铃，忽然一行字映入

眼帘：“本处不发死亡证明”。

“嗨，老天爷，”科罗特柯夫恼火地喊道，“怎么处处都是倒霉

事，”接着他又说道：“算了，证明就先缓一缓吧，现在先去火柴厂。

我非得弄明白事情的真像。说不定，切库申已经回来了。”

科罗特柯夫身无分文———钱都被偷光了，只有步行去火柴厂。

到了厂里，他过了前厅，径直就朝大办公厅走去。在大办公室门口

他收住了脚，惊诧得张开了口：在这水晶挂灯下的大厅里，竟没有

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德罗兹德，也没有安娜·叶芙格拉福芙娜，

言而总之，谁也不认识。办公厅里办公桌边坐着三男一女。三个

男子都是浅黄色的发，胡子削得光光的，穿着浅灰色的格子套服，

他们不像站在电线上的乌鸦，倒像亚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三只

隼鹰。那个年轻女人戴着一副钻石耳环，迷迷糊糊的双眼满是幻

想。在几个青年人完全不理会科罗特柯夫，他们不停手地在大帐

本上吱吱捂捂地写着什么，而那个女人却向科罗特柯夫做了个媚

眼。当科罗特柯夫不知所措的地向她点了一下，那女人矜持地笑

了笑就扭过头去。“真怪，”科罗特柯夫这么想着，脚在门槛上滑了

一下，就出了大办公厅。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门上“办事员”

那块旧牌子使他感到好不熟悉，他犹豫一会儿，叹了口气，开门进

屋。忽然，科罗特柯夫觉得眼前一片发黑，脚下的地板也轻轻晃荡

了一下：在科罗特柯夫桌后坐着的竟是长诚库自己，他支棱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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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拼命写着什么，地敲得桌子直响。弯曲的油光锃亮的毛
发，一直垂过前胸。在办公桌的绿呢上，映衬着一个闪闪漆光的秃

头。科罗特柯夫看着这些，气都喘不上来了。打破寂静的是长诚

库：

“您有什么事，同志？”他的假声有貌地问道。

科罗特柯夫焦躁不安地舔了舔嘴唇，不大的胸量肺部使劲吸

进大口气，声调极其低微地说道：

“噢⋯⋯同志，我，是这里的办事人员⋯⋯也就是说⋯⋯噢，如

果您还记得那道⋯⋯”

长诚库惊诧了，他上半部脸突然猛地变了，淡色的眉毛抬得很

高，额头变成了手风琴。

“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回答说：“这里的办事员是我。”

一时无声了，这吓坏了科罗特柯夫，待哑场过去，他说道：

“出什么事呢？就是说，昨天。嗯，是的。请原谅，也许我弄错

了，请原谅。”

他退出了办公室。在走廊他声音沙哑地自言自语道：

“科罗特柯夫，你仔仔想想，今天是几号？”

他自己答道说：

“今天是星期二，也就是星期五，一千九百⋯⋯”他侧过身，瞧

见前面一个牙黄色脑袋上亮起了两盏走廊的灯，还有一张刮净的

脸，它把一切都遮住了。

“很好！”长诚库发出洪钟般的声音。科罗特柯夫一阵惊讶。

“我正等着您，很好。遇见您很高兴。”

他说着就来到科罗特柯夫跟前，用劲握紧他的手，疼得他歪着

站到一条腿上，像伫立在房顶上的鹳。

“人员我已分派好了，”长诚库说得急促、简短、坚强、有力。

“三个人安排在哪儿，”他指了指大办公厅的门，“当然，玛尼娅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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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儿。您是我的助手，长诚库是办事员。过去的人全赶走了。

潘捷列蒙这个白痴也一样。我有情报，说他以前在‘杜鹃’餐厅当

过男招待。现在，我要去处里一下，请您写一写这里的人和长诚库

的关系，特别要写一写那个叫什么⋯⋯科罗特柯夫和他的关系。

对了，您倒有点像那坏蛋，不过那家伙一只眼睛瞎了。”

“我，不是，”科罗特柯夫低下着下巴颏，身子摇摇晃晃，“我不

是坏蛋，我的证件全被人偷了，一无所有。”

“全部证件？”长诚库喊叫起来，“胡说。不过这样不错。”

他死命拉住呼哧呼哧喘大气的科罗特柯夫的手，拉着他在走

廊跑。把他拉进一间密秘的办公室，推他坐在一张软皮椅上，他自

己在办公桌后坐下。科罗特柯夫感到地板仍在脚下怪异地晃动，

他收缩起身子，闭眼喃喃说道：“二十号是星期一，那就是说星期二

是二十一号。不不，我这是无何啊，是二十一年。发文号是 0.15，

签名的是瓦尔福洛梅·科罗特柯夫。这就是我自己。星期二，星期

三，星期四，周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一是字母��起头，
星期五第一个字母是�星期天也如此⋯⋯星期天中间的字母⋯⋯
是��，和星期三一样如此⋯⋯”
长诚库咔嚓几下在纸上签了字，啪一声盖上印，把纸拽到他面

前。这时，电话铃吓人地响了起来。长诚库抓起话筒，大声叫嚷

道：

“对！是，是。我马上就到。”

他跑到挂衣架前，拽下大沿帽往秃顶上一扣，就奔出去了，临

出前门说：

“请在长诚库办公地方等我。”

科罗特柯夫读罢那张盖了公章的证明，眼前一阵子昏暗：

“持此证明者，确是本人助手瓦西利·帕夫洛维奇·考洛布柯

夫，以上情况确凿。长诚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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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唷！”科罗特柯夫呻吟着，手里的纸和帽子都落地，“这究竟

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时，门咿咿哑哑地响了起来，长诚库进来了，是个有大胡子

的长诚辨。

“长诚库已经溜了？”他声音温柔地问科罗特柯夫。

四周的光线全淡了下来。

“啊⋯⋯啊⋯⋯”科罗特柯夫受不了这折腾，大声喊叫起来。

他呲牙咧嘴，像疯了似地向长诚库扑去。满脸惊诧的长诚库一下

子变得蜡黄。他后背压在门上当一声打开了门，身子一下子跌撞

到走廊上，脚没站稳就蹲了下来。但马上又站起身子，飞奔而去，

口里大声叫着：

“通信员！通信员！救命，救命？”

“站住，站住。同志，请您⋯⋯”科罗特柯夫镇静下来，喊着就

追随过去。

大办公厅里发出了大声动静，那几只隼鹰像听到命令似的从

座位上跳了起来，打字机旁的女人猛地抬起她那双满是幻想的眼

睛，歇斯底里地叫嚷：

“我要开枪了！我要开枪了！”

第一个逃到前厅平台的是长诚库，那里摆放着一台管风琴。

他一时不知该往哪儿跑，犹豫一下就抄近路，猛地窜到琴台，不见

了。科罗特柯夫紧追不舍，脚下一滑⋯⋯幸好黄木风琴一侧有个

歪斜的黑色大把手，挂住了他大衣前襟，否则他会撞到栏杆上磕破

脑袋。只听得咔嚓的轻轻一声响，科罗特柯夫那件已麻花的哔叽

大衣裂了个大口子，他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但摔得不重。长诚库

已逃出了风琴后的那扇侧门，门砰地一声锁上了。

“上帝⋯⋯”科罗特柯夫刚阿门，话还没说完⋯⋯风琴琴箱（里

面排满尘封灰积的铜管）内响起很奇怪的音响，像是杯子绷裂的声

026 俄苏短篇小说



音，接着又响起一阵沉哑的、瓮声瓮气的闷声，又一声突兀的变了

调的尖细的高音和排钟的叮声。而后，又响起一串响亮、欢快的
音阶和一段充满活力和激情的华彩乐曲。那台三层黄木琴箱，全

响了起来，闲置许久的琴箱里满坑满谷都是音乐。

莫斯科的大火呼呼烧⋯⋯

突然，黑色门框里露出了潘捷列蒙晦色的面孔，但只一瞬间，

他又完全变了样：眼睛里闪出了胜利的光辉，他挺直身躯，右手啪

地往左肩肩头一拍（似乎在左肩甩上了一方看不见的餐巾），然后

侧着身子斜靠着从楼梯上下去了（好像拉边套的马），双臂弯曲着

抬起，好像手上正端着一盘茶杯。

河面上⋯⋯烟雾萦绕⋯⋯

“我惹出什么事了呀？”科罗特柯夫吓坏了。

管风琴发出最早几排声浪后，平稳地响起了清脆的琴声，空荡

荡的火柴厂各处都回响起了钟声和巨大声响，就像有千头狮在怒

吼一般。

克里姆林宫门墙头上⋯⋯

这时，外面响起了汽车喇叭声，它飞过风琴的轰响声、吼声和

钟声，传了进来。转瞬间，长诚库从大门口又返了回来。此刻的长

诚库没有胡子，面目狰狞，满脸憎恶。在幽森骇人的蓝蓝的光影

中，他悠悠然然地从楼梯上飘上来了。科罗特柯夫感到颤抖，他蹿

身跳起，从风琴后的侧门跑了出去，沿着斜梯来到布满碎石的院

子，从院子又跑到了街上。他像一只为了生存的野兽在街上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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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后面“杜鹃”所在的那幢楼还在低低的呜呜轰鸣⋯⋯

他身上穿着灰色常礼服⋯⋯

街角有辆马车，车夫正拼命抽打着赶马上路。

马车旁突然又冒出了大胡子的长诚库，像是刚从路面下蹦出

来的。他跳上马车就狠捶马车夫的后背，一边用尖细的嗓音说到：

“快赶车！快赶！坏蛋！”

“老天呀！老天！”科罗特柯夫号啕大哭，“又是他，这到底是怎

么一回事！”

那马朝前滑了一下，开始尥蹶子，重重的鞭子抽得它朝前奔

去，满街响起了辘辘的车声。科罗特柯夫泪如雨下，在泪光中他看

到，马车夫头上的漆皮帽子飞落了下来，放在帽子里的一团卷的钱

票四散飞落下来。一群男孩打着口哨追着拼命去抢钱票。马车夫

回头一看，急得不要命地紧拽缰绳，但长诚库像发疯似的用拳猛捶

他的后背，一边叫喊道：

“快走，快走！我一定赔你钱。”

马车夫失望地喊道：

“老爷，唉，怎么办呢，全完了，”他放开缰绳，马匹急速奔驰，一

会儿拐过弯，一切都看不见了。

“够了，我不再追了。我不会就此罢休。我要揭露他。”一辆电

车过来，他往上一跳，抓住了电车的滑接器，弓形滑接器左右甩了

他五分多钟，到一座绿色九层大楼前他落了地。科罗特柯夫跑进

楼去，进了前厅。木板隔壁墙上有一个四角形的窗口，里面有一个

大个头的穿深蓝衣服的人在喝茶，科罗特柯夫伸头问道：

“请问意见局在哪儿里，同志？”

“八层楼，第九楼道，41号总门，302 号房，”喝茶的人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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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女人的音调。

“第八，第九，第 41，300⋯⋯300几号来着⋯⋯302，”科罗特柯

夫嘟哝着，跨上了不窄的楼梯，“第八层，第九层，第八层，停住，40

号，不对，42号⋯⋯不对，302号⋯⋯”他低低自语道，“唉，上帝，不

清楚，好像是 40号，第 40号⋯⋯”

在八层楼，他走过了三个门，第四个门上有 40 两个黑体字。

他推门而入，里面是个很大的圆柱大厅，有上下两排窗户。在大厅

的几个角落里堆放着一卷卷纸，地板上散放了写过字的碎纸片。

远处有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台打字机，桌后坐着一个金发女人，她

用拳头支着面颊，轻声哼着一支小曲。科罗特柯夫失望地转过头，

看见圆柱后有个舞台，一个身着白色长袍的魁梧汉子，脚步笨重地

正从台上走下来。他那大理石般的脸上长着灰白的长长的胡髭。

这男子微笑着朝科罗特柯夫走来。面容谦恭有礼，却又像石膏般

毫无血色。他温和地握了握科罗特柯夫的手，鞋跟咔嚓一响，说

道：

“杨·索别斯基。”

“不可能⋯⋯”惊诧得很的科罗特柯夫说。

那男子欢乐地笑了笑。

“是啊，许多人都感到惊奇，”他说话时重音都不对，“可是，同

志，您别以为我和这强盗是一回事。噢，不是的，这只是一种令人

不快的不期而遇而已。我已申请批准我用新的姓索茨沃斯基。这

个姓好听多了，也不那么吓人。不过，如果您感到不快乐，”那男子

不高兴地撇了撇嘴说：“我不想来纠缠您，我们能找到人，别人还正

求我们呢。”

“什么，您说什么呀，”科罗特柯夫失态地嚷了起来，觉得眼下

又要发生什么怪事了，就像在别处一样。他用老练的目光扫视了

一下四周，耽心会不会又从哪儿钻出一个刮光胡子的脸庞和光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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秃的脑壳。而后，他干巴巴的补了一句话：“认识你我很愉快，是

的，很快乐⋯⋯”

那男子大理石的脸颊上隐隐看见一阵发红一阵发白。他温柔

地拉起科罗特柯夫的手，一起来到桌子那里，一边说道：

“我也很愉快。可是不好的是，我竟没地方可以请您坐下，这

您是难以想像的。我们不被重视，虽然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那男

子朝屋角的纸卷轴摆了摆手）。有人搞阴谋。但是，我们还是会发

展起来的，您不必忧虑⋯⋯嗯⋯⋯您有什么新作品可让我们高兴

的吗？”他心平气和地问着脸色苍白的科罗特柯夫。“噢，对不起，

对不起，万分对不起，请允许我给您绍介一下，”他伸出白净的手彬

彬有礼地向女打字员摆了一下，“这位是根丽叶塔·波塔波芙娜·佩

尔西方斯。”

那妇女立即伸出冰凉的手和科罗特柯夫握了握，眼神无精地

撇了他一眼。

“好了，”那男主人甜滋滋地说：“您有何作品可以让我们高兴

的吗？有什么讽刺小品？有什么杂文之类的？”他翻起无色的眼珠

拉长声音说：“您不晓得，我们非常需要这些。”

“我的圣母⋯⋯这是怎么回事？”科罗特柯夫脑子发晕了，他急

促地喘着气，聊了起来：

“我⋯⋯噢⋯⋯碰上了可怕的事。他⋯⋯我弄不清楚。你们

别以为这是什么幻觉⋯⋯嘻⋯⋯哈⋯⋯嘻哈⋯⋯”科罗特柯夫想

勉强在笑，可是没笑成，“他是个活人。请相信我的话⋯⋯我怎么

也不明白，他一人儿有大胡子，一眨眼，大胡子消失了，我简直胡涂

了⋯⋯他的声音也变来变去⋯⋯似的，我的证件全都让人偷走了，

偷得精光，那房管会⋯⋯家神⋯⋯好像和我作对似的，又消失了

⋯⋯这个长诚库⋯⋯”

“我早就晓得，”男主人喊道，“这就是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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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的上帝，一定就是他们，”那女人答道，“嗨，这些可恶的

长诚库。”

男主人截断了她，激动地说：“告诉您，他害得我只能坐在地板

上。您瞧瞧我们这副样子吧！他对新闻一无所知⋯⋯”男主人伸

手揪住科罗特柯夫一个纽扣，“劳驾，请您说说，他知道什么？他在

这儿呆了两天，真要把我折磨得苦死了。但是，您不知道，这竟是

件好事。我去找了费奥多尔·瓦西利耶维奇，最后撤了他的职。我

把问题深刻地提了出来：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他被调去了一个火

柴厂，也许是别的什么地方。让他在那里跟火柴一起发霉去吧！

但是，这里的家具，他把这儿的家具都转给了可恶的什么局。所有

家具。真倒霉！请问，我在哪儿办公？您以后又在哪里办公？因

此我不怀疑，您是我们的人，亲爱的（他拥抱了科罗特柯夫）。路易

·卡托尔兹这坏蛋极不负责地把这些上乘的缎面家具全给了那个

糟糕的什么局，它反正长不了，太见鬼啦。”

“那是什么局？”科罗特柯夫喃喃地问。

“嗨，是什么提意见的局，或是什么别的，”男主人恼怒地说。

“什么？”科罗特柯夫叫了起来，“什么？这局在那里？”

“在那儿，”男主人诧异地回答说，用手指朝地板一指。

科罗特柯夫呆呆地最后一次又打量了一下这个白长袍。七分

钟以后，他已经在走廊上了。他琢磨，就往左飞奔而去，寻找梯楼

下楼。他在一条希奇古怪左拐右弯的走廊上跑了五分多钟。五分

钟以后他竟又回到刚才犹豫的地方：40号门牌前。

“哎，见鬼！”科罗特柯夫叫了一声。他犹豫片刻就向右跑去，

五分钟后又归复了原地 40号门口。科罗特柯夫打开门，跑到里面

大厅，发现大厅已空空荡荡如也，只有桌上那台打字机默默含笑露

着白惨惨的牙齿。他往柱廊跑去，瞧见男主人正站在柱脚那里，脸

上已没有笑容，只有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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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谅，那会我没向您道别⋯⋯”科罗特柯夫刚开口就打住

了：眼前这位男主人既无耳朵又无鼻子，左胳膊也折了。科罗特柯

夫感到浑身发冷，朝后退去，又逃到了走廊。这时，对面一扇不易

被人觉察的暗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穿棕色衣衫满脸皱纹的农

妇，担着两个空桶，从里面走出来。

“大婶！大婶！”科罗特柯夫烦躁不安地喊道：“有个意见局在

哪儿？”

“不知道，老爷，我不知道，大兄弟，”那妇女回答，“你别踱来踱

去跑了，亲爱的，反正是找不着的呢。这个楼有几十层，你在哪儿

找啊！”

“傻女人⋯⋯”科罗特柯夫咬紧牙，粗声粗气地说一声，就飞快

地进了门。一声，门在后面前上了。科罗特柯夫来到一个昏暗
没有通道、没有出口的地方。他好像被埋在矿井底下了，他往四壁

冲撞，用手扒，最后才找到一个透出亮光的白点，顺此他才走出来

找到了楼梯。他橐橐橐地匆匆往楼下跑，楼下有人正朝他上来，传

来了脚步声。科罗特柯夫满心焦虑，他不时停下脚步。忽然间，出

现了一项亮晶晶的大沿帽，闪过一件灰大衣和长长的大胡子，科罗

特柯夫打了个倾斜，双手紧紧抓住了栏杆。两人的目光同时相遇，

两人都尖叫起来，充满恐惧和痛苦。科罗特柯夫倒退着往上去，长

诚库满脸绝望害怕地退着往下走。

“请等一等，”科罗特柯夫沙哑着嗓子说，“就一分钟⋯⋯请您

说明一下⋯⋯”

“救命啊！”长诚库狂吼起来，尖细的嗓子又变成了他先前的低

沉的洪钟声。他一脚踩空，咕咚一声后脑勺朝下栽倒了。这跟斗

没白栽，他变成了一只两眼发着闪闪蓝光的黑猫。它飞快地回过

来，脚掌轻轻磨地蹿过楼梯平台，弓身缩起，再一纵身跳上了窗台，

冲破蜘蛛网从破玻璃窗里逃走了。

626 俄苏短篇小说



突然，科罗特柯夫脑子里一片空白，但转眼就不见了，他的头

脑变得异常清醒。

“现在一切都明了了，”科罗特柯夫低语道。他轻声笑了起来，

“啊，我明白了，原来如此，你们是猫！什么都明白了，你们的确是

猫！”

他笑声越来越大，最后整个楼梯都响起了他的哈大笑声。

八、第二夜

傍晚，科罗特柯夫同志坐在绒布面的床上，一口气喝了三杯

酒。他想借酒消愁，把一切都忘了。现在，他脑袋哪儿都在疼：左

太阳穴、右太阳穴、后脑勺，就连眼皮都疼。他感到胃里有些恶心，

一阵阵地发颤，已经在盆里吐过两次了。

“我决定这么办，”科罗特柯夫头垂在盆上，无精打采地低语

道：“明天我尽量不与他见面。可是他无处不在，那我就等他先过

去。在小巷里也罢，在死胡同里也罢，我都一定等他先过去。他走

他的，也就过去了。倘若他跟上我，我就逃。他跑不过我。我对他

说，你走你的吧！我呢，今后不想再去火柴厂了。去它的吧！你作

你的厂长和办事员去吧。电车费我也不要，没有这些钱我也过得

去。只请你让我有过安宁日子。你是猫或者不是猫，你有胡子还

是没有胡子———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互不相干。我会寻别的差

使，在那儿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地工作，我不去违犯别人，别人也别

惹我。我不去告你什么罪状。只要明天把证件都办好，就可以了

⋯⋯”

远处响起了深沉的钟声：“当⋯⋯当⋯⋯”这是彼斯特罗欣的

钟声，科罗特柯夫想着就数起了钟响：10⋯⋯11⋯⋯12⋯⋯13⋯⋯

14，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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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了 40下，”科罗特柯夫淡淡地笑了笑，又哭了起来。后来

那红葡萄酒又让他呕吐了一次，吐得很严重，很难受。

“好厉害，噢，好厉害的酒，”科罗特柯夫说，他喃喃着仰头倒在

枕上。过了两个来小时，那盏没熄灭的灯光下，映照的是枕上一张

苍白的脸和散乱的头发。

九、打字机的恐怖

第二天，那时是秋季，科罗特柯夫早开始就觉得迷糊，怪里怪

气。当他上八楼时，在楼梯上一直耽心害怕地四下张望着。到了

八楼，他毫不在意随随便便就拐向右边。突然，他高兴得一哆嗦，

墙上一只指示标志正指着房间号码“302———309”。这可真救了他

命了。他找到了 302，上面挂着“302———意见局”。他害怕再意外

地撞上那不该见的人，细致探头朝里看了看。科罗特柯夫走了进

去。里面有七个女人坐在七台打字机的背面。他稍加犹豫，就走

到最边上那脸色黝黑的女人跟前。他向她点了点头正想开口说

话，可是那女人突然中断了他。屋里女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朝他

撇来。

“我们去走廊吧，”她单刀直入地说，同时急促地用手整了整发

鬓。

“我上天哪，又要，又要出什么事了⋯⋯”科罗特柯夫心里一

紧。他沉重地叹了口气，就跟随地来到走廊。留在屋里的其他六

个女人，紧张地交头接耳，小声低咕起来。

黑发女子把科罗特柯夫领出房间。在昏暗无人的走廊里，她

对他说：

“您太让我受罪了⋯⋯因为您和我一整宵都没合眼，现在我已

拿定了主意，就按您的意见办吧。我是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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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这个面庞黝黑眼睛很大的女人，散发出一股铃兰香水味，

科罗特柯夫朝她看了看，从咽喉里挤出了个喉音，但什么话也没说

出来。黑发女人朝后昂起头，痛苦地咧着嘴，她握紧科罗特柯夫的

双手，把他拽进自己怀里，低声自语道：

“你怎么不说话，勾引人的家伙？你的英勇气概战胜了我，你

是我的蛇魔，吻我吧，快些吻吧，趁现在检查委员会的人不再。”

科罗特柯夫嘴里又吐出一个怪异的声音。他身子晃悠了一

下，觉得嘴唇上贴上了一个甜甜的、绵绵的东西，眼旁是一对巨大

的瞳孔。

“我全是你的了⋯⋯”这话就在科罗特柯夫唇边低声冒出。

“我不需要，”他声音呜咽地答道，“我的证件都被人偷去啦。”

“果真那样！”背后突然有人说话。

科罗特柯夫转过头，眼前是一个光光的无发老人。

“啊！”黑发女人惊叫起来，双手捂住脸逃进房间去了。

“嘻！”老头说，“好啊。无论在哪，都有你，考洛布柯夫先生，你

这个机灵鬼。不管你吻也罢不吻也罢，你总吻不出个出差的美差

来吧。让我这个老头出差，应该我去。就这么回事。”

他说着，用枯干的手指朝科罗特柯夫做了一个轻蔑的动作。

“我要揭发你，”光秃头恶狠狠地说，“没错。你在处里毁了三

个女孩，现在又把手伸到科里来了！对于这些姑娘们的眼泪，你是

无所谓的！可怜的姑娘们现在哭哭啼啼，可是，唉，迟了。一失足

成千古恨。后悔莫及了。”

老人掏出印有桔红花束图案的手帕，呜呜哭了起来，还不断擦

鼻涕。

“考洛布柯夫先生，您想从老人手里夺去那几个怜悯的出差小

钱？我有什么办法”老人浑身颤抖，号啕大哭，公文包也落到地上。

“您就拿吧，吃去吧，让我这个同情分子，非党群众饿死算了。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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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到，这是我这条老狗的局面噢。但是，考洛布柯夫先生，请记

住，”老头好像在预言什么似的，声音好像钟声怪吓人的。“这是魔

鬼的钱，对您没有利益，它们会像鱼梗一般卡在您喉咙里，”说到这

儿老人已哭得呼天喊地了。

科罗特柯夫歇斯底里大发雷霆了。突然，他神经质地噔噔噔

地踏起脚来：

“见他妈的鬼去吧！”他尖声喊叫着，那疯了的声音在房顶下四

处回荡。“我不是考洛布柯夫。别缠我！我不是考洛布柯夫。我

不去，不去，不去！”

他拼命揪扯自己的衣襟。

老人突然止住泪，吓得浑身颤抖。

“下一个！”门里面在叫人进去。科罗特柯夫静了下来，快步进

门去。他向左拐，绕过那些打字机，站到一个黄发男子面前。他身

着深蓝套装，身材魁梧，态度洒脱。那男子朝科罗特柯夫点了点头

致意说：

“同志，说言简意赅些。要快，一下子就说完。波尔塔瓦还是

伊尔库滋克？”

“我的证件被偷了，”筋疲力尽的科罗特柯夫胆怯地朝四周望

了望，“还来了一只猫。他无权这样对待我。一向从不打架。是火

柴给弄的。他无权跟踪我。我不管他是不是长诚库，我被劫啦

⋯⋯”

“嗨，这些都是费话，”穿蓝套服的人说：“我们可以发给你制

服，内衣和床单、被单之类的。假如去伊尔库茨克，我们甚至可以

发你一件旧的短皮大衣，说简短些。”

他用钥匙丁零当啷开了锁，拽出抽屉，朝里看了看，客气地说：

“由请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

水曲柳的抽屉里，露出一个梳得整整齐齐的亚麻黄发脑袋，和

036 俄苏短篇小说



一对溜溜转的蓝眼睛，接着伸出一条蛇一般弯曲的颈脖，浆过衣领

沙沙作响。然后伸出来的是外套、双手和长裤。最后整个人，一个

文官秘书，都出来了，口里不好气地说着“早上好。”他从抽屉爬到

桌面的红呢上。好象刚从洗澡盆里出来的狗那样浑身一抖动，又

跳了跳，把衣袖袖口塞进去，从小口袋里掏出一支高级蘸水笔，立

刻迅速地写了起来。

科罗特柯夫匆忙闪到一旁，伸出手，可怜兮兮地对蓝衣人说：

“您看，您看，他从桌子里爬出来了。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爬出来了，”蓝衣人答道说，“他总不

能天天躺在那里。该出来了。是时候了，他仿佛测时计一样准

确。”

“可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科罗特柯夫升高了嗓音。

“嗨，你呀，真要命，”蓝衣人不厌烦了，“同志，请别碍我们的事

情。”

这时门里一个黑发女人伸出了脑袋，她激动、兴高采烈地喊

道：

“我已经把他的各种证件送波尔塔瓦了。我也和他一道去。

我姨母在波尔塔瓦住，纬度 43。 经度 5。。”

“这太好了，”黄发男子说：“不要再推延了，我真厌烦了。”

“我不愿意，”科罗特柯夫喊了起来，目光在四下扫动，“她要和

我谈，可是现在我不愿这样。我不愿意！还回我的证件。还回我

神圣的姓。回复我原来的姓！”

“同志，现在是在结婚登记处，”秘书尖叫说，“我们没有什么方

法。”

黑发女子又探头出来，激动地说：“哎，傻瓜，你就赞许吧，快同

意吧？”她像在提台词似的低声喊着。她的大头一会儿探出来，一

会儿又伸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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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科罗特柯夫放声嚎哭，抹得满脸是泪水，“同志！我求

求你，给我证件吧，帮帮忙吧，我真心实意地求你了，之后我就进修

道院！”

“同志！别来歇斯底里。交份申请，要具体又要抽象，要手笔

的，也要口头的，是紧急的，又是保密的———波尔塔瓦或是伊尔库

茨克？我是个忙人，别占我时间！别在走廊乱走！不许随便吐痰！

不许抽烟！别厌倦人家换钱！”浅发男子生气了，声音愈来愈大。

“握手不必了！”那秘书公鸡似的咯咯地叫着。

“拥抱万岁！”黑发女子用情地低声说，她像一阵风似的在屋里

转了一圈，向科罗特柯夫挥过一股铃兰香水气味。

“行为规则十三条说：未报告不得擅自入内，”光秃头的老人口

齿不清的低咕着，他扇忽着斗篷，在屋里飞了一圈，“所以我不进门

去，不进去。可是文件还是要分送出去，就那样啪地一撒⋯⋯不管

什么文件、纸张，你都得签字，假使是被告席上送来的也签！”他说

着就从肥大黑色衣袖里伸出一打白纸，抛洒得纸张四处散落，地板

上满处都是白纸，就像落在岸边岩石上的一只只海鸟。

屋子里变得昏暗，窗户也摇晃了起来。

“黄发同志！”疲惫已极的科罗特柯夫哭道：“你就立地枪决了

我吧，可是你一定要纠正一下我的证件，随便哪一张都行。让我亲

你的手吧！”

在阴暗的屋子里，那黄发男子变得愈来愈胖，愈来愈高，他的

手一刻不停地像疯了似的在光头老人发散的纸上签字，签完就掷

给秘书，秘书愉快地唔唔叫着用手接着。

“去它的罢，去它的罢！”黄发男子大声嚷道：“嗨！打字员妇女

们啊！”

他的大手一挥，科罗特柯夫前面的那堵墙就倒塌了。桌上三

十台打字机响过一阵铃声后，奏起了狐步舞曲。三十个妇女摆动

236 俄苏短篇小说



着大腿，性感地抖动着肩部，高高甩起一只只奶白色的脚，就像白

色的泡沫，她们踩着舞曲，在桌子周围绕来绕去地跳舞。

一张张白纸都是蛇，它们游动着，钻进了打字机裂着的嘴里，

蛇卷曲起来，被绞碎，又合并起来。一条饰有紫色镶条的白裤子爬

了出来，裤子说道：“出示证明者系真正的出示人，而非说谎者。”

“穿上！”黄发男子在浓厚的雾气中吼了一声。

“咿⋯⋯咿⋯⋯”科罗特柯夫像狗似的尖声哭泣着，用头去撞

那男子的桌角。一时头脑感到轻松了许多。一张泪花花的脸在科

罗特柯夫眼前匆匆掠过。

“拿镇静剂来！”有人在天花板上叫。

半篷像一只黑鸟遮住了光线，老人惶之不安地低声道：

“要解他，只能去五处找德尔金，快走，快走！”

闻到一股乙醚的气味，有人用手轻轻地把科罗特柯夫扶到昏

暗的走廊。斗篷抱住了科罗特柯夫，拖着他走，一边哈哈窃笑着低

音道：

“得，这回我可给他们帮了大忙，桌上我给他们都偷偷撒了东

西，今后至少五年，他们要吃苦头去坐牢，被褫夺公权，快走，快走，

快走。”

斗篷哗一下子掀到一旁，扇起一阵风和一股电梯深井里的霉

臭气味。

十、可怕的德尔金

装有镜子的电梯舱开始下沉，两个科罗特柯夫也随着一起下

落。科罗特柯夫第一（那个主要的———把科罗特柯夫第二摔在电

梯的镜子里了。他自己一人出了电梯来到凉快的前厅。一个头戴

礼帽、脸色潮红的胖子迎上科罗特柯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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